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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下
旬
的
得
州
休
斯
敦
，
初
夏
的
天
氣
風
和
日
麗
，
太
陽
依
舊
每
天

從
東
方
升
起
，
從
西
邊
落
下
，
地
球
如
常
移
動
。
想
不
到
突
然
從
三
百
多
里

之
外
的
鄰
國
墨
西
哥
傳
出
甲
型
流
感
，
患
者
和
死
亡
人
數
急
劇
上
升
，
致
使

該
國
總
統
卡
爾
德
隆
立
即
下
達
緊
急
命
令
，
關
閉
戲
院
、
餐
館
、
酒
吧
、
劇

院
、
球
場
、
健
身
室
、
熱
門
旅
遊
觀
光
區
、
購
物
中
心
、
學
校
等
公
眾
場
地

，
暫
停
一
切
非
必
需
的
經
濟
活
動
，
大
眾
留
在
家
中
，
避
免
進
一
步
感
染
的

消
息
。
休
斯
敦
居
民
還
來
不
及
消
化
這
個
惡
耗
，
馬
上
傳
出
得
州
已
中
招
，

四
十
多
位
居
民
被
傳
染
，
更
有
一
位
不
足
兩
歲
的
墨
西
哥
嬰
兒
在
本
市
世
界

級
的
得
州
兒
童
醫
院
中
死
亡
，
成
為
美
國
首
宗
甲
型
流
感
死
亡
病
例
。

得
州
州
長
培
尼
（Perry

）
即
時
發
布
全
州
災
難
警
告
，
取
消
所
有
學
校

五
月
十
一
日
之
前
所
有
公
開
的
體
育
活
動
，
課
外
活
動
，
關
閉
一
百
五
十
多

間
學
校
，
八
萬
多
名
學
生
即
時
回
家
，
以
中
止
人
傳
人
的
可
能
性
。
為
此
，

身
為
中
學
教
員
的
我
太
太
，
也
就
休
了
十
天
假
，
回
到
小
店
助
我
一
臂

之
力
。

不
過
今
次
真
的
是
無
用
武
之
地
了
。
金
融
海
嘯
仍

在
挫
傷
我
們
的
生
意
，
去
年
九
月
颶
風IK

A

吹
襲
休
市

的
後
遺
症
仍
未
復
元
，
又
在
母
親
節
即
將
到
來
的
黃
金

假
日
的
前
夕
，
甲
型
流
感
突
然
殺
到
身
旁
，
真
的
是
始

料
不
及
。

放
眼
休
斯
敦
市
面
，
行
人
大
多
行
色
匆
匆
，
一
派

不
想
在
路
面
停
留
的
樣
子
，
分
明
是
越
早
回
家
越
安
心

。
超
級
市
場
內
，
人
們
只
到
雞
肉
、
牛
肉
、
海
鮮
、
瓜

菜
部
門
去
購
物
，
豬
肉
部
門
，
幾
乎
是
門
可
羅
雀
，
人

們
顯
然
是
﹁聞
豬
色
變
﹂
，
生
怕
吃
豬
肉
會
染
上
流
感

，
造
成
生
命
威
脅
，
儘
管
美
國
衛
生
署
官
員
聲
嘶
力
竭

地
解
釋
，
﹁食
豬
無
害
，
放
膽
下
箸
﹂
，
美
國
市
場
上

的
豬
肉
價
目
表
，
仍
然
是
急
瀉
直
下
，
由
平
時
的
一
元

五
角
一
磅
，
下
調
到
五
角
九
仙
一

磅
，
還
是
無
人
問
津
。

本
地
十
三
號
電
視
台
的
新
聞

採
訪
員
站
在K

roger

—
—
休
市
最

大
型
超
級
市
場
門
前
，
很
有
感
慨

地
報
道
：
世
事
難
以
相
信
，
一
磅

西
芹
要
價
七
角
九
仙
，
竟
然
會
貴

過
豬
肉
，
豬
扒
何
價
，
竟
有
這
样
的
一
天
出
現
。
華
爾

街
股
票
市
場
內
經
營
肉
類
的
公
司
企
業
的
股
票
，
如

Sw
ift

，
也
急
劇
下
跌
，
反
之
，
製
造
口
罩
、
洗
手
液
、

濕
紙
巾
、
肥
皂
的3M

公
司
和K

im
berly

C
lark

公
司
的

股
票
，
却
逐
步
上
升
，
連
帶
出
售
上
述
衛
生
防
禦
用
品

的
大
型
藥
店C

V
S

及W
allgreen

的
股
票
，
也
是
水
漲

船
高
。
製
造
流
感
特
效
藥T

am
iflu

及R
elenza

的
藥
品

製
造
公
司
的
生
意
，
世
界
各
國
訂
單
紛
至
沓
來
，
應
接

不
暇
，
聽
說
訂
貨
單
已
排
期
到
明
年
九
月
，
的
確
羨
煞

他
人
。反

之
飲
食
店
的
生
意
，
又
進
一
步
遭
打
擊
，
這
當

中
墨
西
哥
店
最
受
影
響
。
小
店
的
生
意
也
難
逃
惡
運
。

在
甲
型
流
感
影
響
下
，
平
日
應
有
的
中
午
十
二
時
至
二

時
，
晚
上
六
時
至
八
時
的
餐
飲
高
峰
期
，
均
已
蕩
然
無
存
，
偶
有
人
至
，
也

是
單
食
者
居
多
，
三
人
四
伙
幾
乎
絕
跡
，
更
不
用
癡
心
妄
想
大Party

了
。

幸
好
天
無
絕
人
之
路
。
餐
樓
堂
食
雖
不
來
，
但
家
庭
電
話
要
求
外
送
的

卻
不
少
，
也
許
是
減
少
外
出
，
不
用
擔
心
人
傳
人
。
小
店
平
日
原
來
負
責
外

送
的
三
位
員
工
，
也
不
敷
使
用
，
結
果
我
要
調
配
原
餐
樓
的
企
枱
為
店
方
送

外
賣
，
這
樣
既
可
以
讓
企
枱
外
送
賺
取
小
費
，
也
可
以
為
店
裡
略
加
銷
路
。

一
邊
打
仗
，
一
邊
總
結
。
太
太
既
然
可
以
助
我
，
我
們
經
過
商
量
，
由
她
拿

上
一
疊
外
送
餐
牌
，
親
身
走
訪
小
店
附
近
公
路
上
的
旅
館
，
好
像H

oliday
Inn

及C
om

fortInn

等
等
，
向
它
們
游
說
小
店
可
以
外
送
中
餐
到
其
酒
店
中

旅
客
房
內
，
這
樣
，
即
使
旅
客
怕
外
出
吃
飯
受
流
感
傳
染
，
也
可
以
改
變
方

式
，
由
我
店
送
上
，
﹁一
通
電
話
，
佳
餚
可
來
﹂
，
幸
好
酒
店
方
面
也
理
解

到
這
是
三
贏
的
做
法
：
酒
店
、
旅
客
、
餐
館
各
得
其
所
，
是
面
對
逆
境
的
一

個
好
辦
法
，
結
果
一
談
即
妥
，
未
至
被
甲
型
流
感
完
全
摧
毁
。
從
而
在
我
經

營
中
餐
史
上
記
下
新
的
一
頁
！

澳門有位穆先
生，年輕時學的建
築，更早則在家鄉
大連滋滋潤潤聽過
好幾年的京戲，從
八九歲到十幾歲，

卻沒花一分錢。原因是偶然認識了大連
一位戲院老闆，他為老闆 「看」（讀音
「刊」）前排的好座，有錢人進戲院，

往往臨時來，卻要有好座位。於是有穆
的幫忙，老闆就能穩穩賺錢了。那時華
北與南方的名伶去東北唱戲，一般是通
過鐵路，也有些人喜歡走水路，路費便
宜。所以這位穆先生，就在大連看了馬
連良、程硯秋、周信芳等等名伶。穆長
大，離開大連，學了建築，最後輾轉來
到澳門，先蓋了十幾年房屋，退休後一
邊翻閱古今的戲曲筆記（澳門沒鬧 「文
革」，書都留下了），一邊回憶昔日幼
時看到的種種，心有所感，筆下生花，
許多文章就發表到各地的報刊。於是北
京再召開戲曲漫談會的時候，就不會忘
記邀請澳門的穆先生了。我似乎是在江
蘇因開會而認識了穆先生。因為他年長
我幾歲，最初我稱他 「穆老」，他連忙
謝絕，說稱 「老穆」或者 「師哥」，就
成。於是，與我大體同年的一批兄弟，
也就紛紛稱他 「師哥」了。他驚之又訝
之：都這樣稱呼我， 「我豈不成了 『官
中師哥』了麼？」所謂 「官中」，原是
梨園中的行話，意思是 「公共所有的」
，穆先生自身的條件資質，幾乎稱得起
是年紀低幾歲戲曲同仁的師哥，我們真
是很尊敬他才這樣叫的。

我大約四年之前，應廣州中山大學
之邀南下，住在大學南門的招待所裡。
站在南門再南望之：不遠但又隔海處，
即是雲霧繚繞的澳門。我忽動念：自己
即將退休，此後去澳門遊玩怕是難了，
何不此際自費過去玩一玩？於是給穆師
哥家裡打了電話。他則回答：你隨時過

來嘛！花二十元，從學校南門買一張去澳門海關的汽車票
。買好後給我打個電話，到時我在海關之外接你，等接到
你再立刻分手，咱倆分道進澳門的海關：你是中國公民，
走正常的通道；我是本地人，走本地人的路。於是，我倆
照計而行，於是就進入澳門玩了兩天三夜。記得剛一見面
，師哥就問： 「你怕不怕走路？」我說 「不怕」。他說
「那好，咱倆開路了！」兩天中登山下坡，幾乎把澳門所

有的景點跑遍。累了就在冷飲店小坐，我倆分別開講，講
京戲在自己心中的位置。等我回到北京，穆從澳門寄的快
信先一步擺在我家中等我。他說 「您來的這兩三天，是我
一年中最快樂的日子。我住澳門二三十年了，平時那對話
的人太少……」最後說，他正在游說澳門文化局，在次年
的戲劇匯演中，將邀請內地幾位學術精英到澳門宣傳戲曲
的真諦。這樣於公於私，就都是好事了。他說到辦到，半
年之後，我與內地幾位朋友集體又來澳門玩了一趟。

我逐漸在澳門扎根。我認識了《澳門日報》的老總，
積極給他們寫稿，把內地的信息與對澳門的觀感碰撞，隨
時寫成短小文章，發表在澳門報紙。又，內地派出有實力
的梅花獎演出團，在年底赴澳門演出，澳門的某工商大款
，好意邀請我與內人屆時前來助興。於是，當年我一共跑
了三次澳門。

我的那位師哥，其活動能量絲毫不弱於我。內地每有
學術會議召喚於他，他有請必到。穆兄的女兒女婿在北京
重要媒體工作，住處現成，所以他每次來了都不忙回去，
而是在北京訪朋問友，然後再去外地逛風景。這樣一來，
往往一年中有三四個月在內地，而且隨行走隨記遊，比我
們內地人還要廣泛深入。我們諸多內地師弟羨慕已極，但
學之很難。我們大不了在各省跑跑，哪兒能像他穆兄 「昨
天香港又明天台灣」，遇到澳門家中菲傭走了，他就把澳
門各種東南亞的小館吃遍……這是什麼？這是福氣！這還
是什麼？更首先是積個人幾十年之努力！他還曾帶我參觀
過澳門總督府的住宅，說 「這是我設計的」云云。

漫想這 「官中師哥」四字，真是大有來頭。當初富連
成科班，盛字科中有一位孫盛雲，花臉，本人在科時沒
「唱出來」，於是畢業就留在科班當師哥。以後科班中有

比他晚幾歲的好花臉，如裘盛戎、袁世海等，哪個不是在
他手裡 「打」出來的。打人或許不對，但愛師弟是絕對感
情深厚的。去問問後來成名的師弟們，哪個不感謝他們這
「官中師哥」呢？師弟原本是不一樣的，但被這 「官中師

哥」一教，就卓然成為戲曲舞台一位賽一位的大明星了。
現在戲曲教育這一塊，就缺少孫盛雲這樣的 「官中師哥」
。再說到戲曲的文化教育，似乎也缺乏穆先生這樣的 「官
中師哥」了。仔細想想，穆這一輩子從沒正式參加過戲曲
界的工作，後來又較早進入澳門。澳門只有許多同鄉會的
互助，而沒有對立着的黨派，這又從某種意義上近似當年
科班外部的社會條件。穆師哥就產生在這樣的大環境中，
內地今後的戲曲教育，要想多出幾位官中師哥，是否就應
該先去建構這樣的社會環境呢？

早年我在家鄉
務農時，常常吃一
種頗具特色的烙餅
，至今有時仍憶起
它那可口的滋味，
所憾那時被視為平

常的食品，如今已無處可覓，當年吃
烙餅的口福，而今可謂難再了。

我記憶中的烙餅，不是用平底鍋
烙出的那種厚厚的發麵餅，而是一種
用煮飯的鐵鍋烙出的薄餅。由於麵未
經發酵，家鄉人又稱其為死麵餅。這
種烙餅，在北京街頭無法吃到。家鄉
的大牌檔近年有售，並且配以多種小
菜，供顧客用餅捲着吃，但由於餅過
於薄，火候又大多欠佳，攤主有時擔
心缺貨，事先烙上一疊放在那裡，餅
變涼後又皮又軟，其口味與我早年吃
過的烙餅相去甚遠。

我當年常吃的那種烙餅，製作的
方法雖然簡單，但要將餅烙得可口，
並非一日之功。首先和麵就有講究，
過軟不行，過硬也不行，麵要和得柔
韌有勁道，家鄉人叫作 「有筋骨」。
麵和好後，按餅的大小分成若干團，
揉成扁圓，然後用擀麵杖將其擀得狀
如滿月，其厚度在半公分左右，厚了
不易熟，吃起來也沒有筋骨；薄了雖

易熟，但吃起來不柔軟，總之口感不佳。麵擀好後，
放在一個用秫秸製成的圓板上（我忘了這此物的名稱
），托進廚房。那時，鄉下做飯均燒草，而由於多是
五六口人以上的家庭，飯鍋都很大。燒草則可以隨意
控制火候，而鍋的受火面積也大，對於做這種烙餅來
說，也可謂是一種 「得天獨厚」的條件。城市居民常
用的煤爐，火候無法控制，煤氣灶又使鍋的受火範圍
過小，這大概是城裡人無福享用這種烙餅的原因之一
。將餅烙熟，是關鍵的工序。一般人家，灶前均有人
專任燒火之職，以使烙餅的人能夠專心操作，使自己
烙技得以充分施展。烙餅的人不但要把握火候，而且
要不顧鍋燙，將鍋中餅翻身、旋轉，以使其均勻受火
。餅烙得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起鼓，火候把握到最
佳時，那鍋中餅會從心至邊全面鼓起，變成一個空心
餅，其縱切面彷彿一隻縱切的橄欖球。而當空心餅裡
的空氣消除，再次變薄之後，餅就熟了。那飄達廚房
之外的餅香，真令待飯者流涎。

家鄉人當年吃這種烙餅，多以霉乾菜或醃鹹菜佐
餐，其吃法是將小菜捲在餅中食之。當然少不了要在
餅上抹以蒜泥。那蒜泥是用大蒜和青椒放在一種名叫
「擂鉢」的粗糙瓷器中，用小木杵搗成。那時，我不

會烙餅，磕蒜泥的工作便大多由我來做。烙餅加上小
菜與蒜泥，已是一餐好飯，如再有稀稀的綠豆粥滋潤
口腹，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一頓美餐。這種美餐，如不
是遇上災年，農民們還是有口福享用的，不過那也只
能是在麥收前後享用。到了青黃不接的冬春，很少有
人捨得如此奢侈。

記得我那時吃過的烙餅，要數我奶奶做得最好，
她做出的烙餅，外表焦黃，內裡柔韌，聞其味，可以
增加食慾，吃起來更是齒頰留香，且常常過量。奶奶
久已作古，似她老人家做的烙餅，我自從進城之後，
就沒有吃過，以後恐怕也不會再吃到。因為在城市，
饅頭、大餅到處有售，誰還去學做那種烙餅？即使有
心一試，也無那種特殊的鍋灶。

備受社會關注的河南網民王帥
網上發貼事件，終於以當地警方不
遠千里到上海向王帥道歉，王帥獲
國家賠償而塵埃落定。事實上，近
年來，中國官員被網上發貼質問、
進而罷官者不在少數，中國的公僕

越感危機：官不好當！
與昔日 「一杯茶一根煙，一張報紙看半天」的愜

意生活相比，如今 「官」真的難當，且不說眾多的
「一票否決」與越來越嚴的黨紀國法，單單網上的貼

子就令一些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二○○三年，中國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等上百位

中央與地方官員因為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懲處，開創
中國在突發災害事件中大範圍處分失職官員的先河。

隨後山西省的 「黑磚窰」事件，使九十五名黨員幹部
、公職人員受到了相應懲處。二○○四年以來，重慶
市先後對近百名官員進行問責。遼寧省瀋陽市曾出台
了一個專門約束 「一把手」的條例。二○○三至二○
○六年的四年間，共有近五十多萬名黨員受到黨紀處
分。數目龐大的反腐案件與遭處理貪官泣血的懺悔並
沒有喚起一些 「公僕」的覺醒，吏制腐敗只作為他們
茶餘飯後的談資，但網絡的飛速發展卻令一些人膽戰
心驚。越來越多的潛規則、內幕與暗箱操作被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酷吏、惡少、衙內的言行越來越多地
被公布於世。 「現在網絡這麼發達，瞞是瞞不住的」
。一地方官員在事故發生後說。而河南的另一官員則
稱，現在我們比林黛玉還小心，行動怕被拍照，說話
怕被錄音，處處小心，時時在意，不敢多說一句話，

不敢多走一步路。此語儘管誇張，但網絡着實讓中國
官員 「頭疼」。

為使貼子不至於影響到烏紗，一些地方官設立專
門機構或安排專人監督各網站論壇，並要求做到早請
示晚彙報，這些 「御用文人」看到不利於領導的貼子
發出之後，一方面向領導彙報，另一方面會大量跟貼
，以消除或減弱不利影響。為達目的， 「御用文人」
有時一人註冊幾個網名，連續跟貼。近年來，上至國
家領導下到鄉村官員，對網絡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
使傳統媒體倒是退到二線，網絡幾乎成為官員獲取民
聲的主要途徑。遮罩、刪貼等處理手段則成了消除或
減弱不利因素的主要手段，因為網絡已成為直接影響
仕途的重要因素。也許只有高度民主化才能使中國
「公僕」們 「心安理得」，才讓他們不再舉步維艱。

一九○五年十月，挪威獲得了獨立
。在此之前，隨着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
速，挪威的民主化進程也取得了可觀的
發展。一八九八年男子便開始擁有選舉
權，事隔十五年後女子也於一九一三年
取得了同樣的權利。據世界經濟論壇發

表的《二零零八年全球男女平等報告》的評估，挪威是世
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國家。挪威女性在政府部長中所佔比例
幾乎同男性相等。未來的發展趨勢還顯示，在挪威日益增
多的公共部門裡，將普遍需要更多受過專門訓練的女性參
加。在挪威，平等這個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為他們的思
維模式和行為模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挪威又幸運地敲
開了開發北海石油的大門，從此大大加速了它的工業化進
程，豐富的海洋資源和航運優勢，為它發展經濟打下了堅
實的基礎，從而也使它迅速成為北歐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
，並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之一。現今挪威人年均收
入已接近四萬美元，人們都過着富裕的生活，他們大多數
人通常都有兩套住所，一所在城內供工作時用，一所在郊
外做為別墅用。不論國家經濟狀況如何，他們每年照例可
加薪兩次，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有人說，他們從石油開
採中獲得的利益頗似阿拉伯人，故亦被戲稱為 「藍眼睛的
阿拉伯人」。阿拉伯富人是怎樣生活的，我不了解。但十
年前我曾應邀去美國講學，倒是接觸過一些美國富人，他
們喜歡住豪華住宅，穿高檔的講究的衣着，出行當然更要
坐頭等艙，吃的東西也很考究，總之與眾不同。可這次訪
問挪威，自然也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挪威富人，但他們給我
留下的印象，正如一位外交家所說的那樣： 「富而不奢」
，挪威富人不喜歡擺闊氣，我在一些高檔的餐廳裡看到那

些有錢的挪威人，吃的都比較簡單，出行時也不一定坐頭
等艙，穿着更是相當隨便。要是你不知道他的身份，很難
從外表上判定他是富人。這使我想起挪威人很喜歡的說：
「我們的國家富人不多，窮人更少」，這倒是一句大實話

，它充分展示了挪威這個富裕的高福利國家崇尚簡樸生活
的真實面貌。在今日之挪威，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
屬於中間收入階層，這個數字也透視出中產階級日益壯大
，工人階級數量逐漸縮小的這一事實。總的說來，我注意
觀察過挪威人的性格，他們普遍比較樸實、待人真誠、講
究禮貌、行事低調、易於相處，令你比較自然地為他們打
開心扉。我特別喜歡挪威的年輕人，初次相逢，便那麼坦
誠相待，彷彿久別的老友敘舊一般，有那麼多的話可以說
。同這些充滿朝氣和活力的青年朋友天南地北地談心，就
宛若飲了一杯伏特加一般，令你振奮不已。同他們在一起
漫談，真有如魚得水之感。我們討論的問題是那樣的無邊
無際，幾乎什麼都可以談。一次我同他們討論婚姻家庭問
題，才知道當今不少挪威青年傾向同居的方式，而且挪威
的離婚率相當高，約為百分之五十左右。儘管高福利制度
足以保障離婚後雙方的生活以及孩子的未來，但失去父母
後的辛酸和傷痛對孩子所造成的影響是難以言傳的。不管
人類採取怎樣的兩性結合模式，家庭這個社會細胞的作用
斷不可小視。古往今來多少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社會
活動家不知付出了多少智慧，也沒有找到男女結合的比家
庭更好的模式，所以我們必須善待家庭。我相信，任何理
想的社會，都少不了理想的家庭。而對理想家庭的不斷追
求必將對社會的不斷進步，產生深層次的巨大影響。我真
摯地希望，挪威的青年能為建立理想的家庭做出自己的貢
獻，而不用輕而易舉的離異來解決家庭矛盾。挪威年輕人

優裕、安逸、平靜的生活弱化了他們中間有些人的競爭意
識和刻苦奮鬥的精神。我一直認為，這兩種品質乃是瞬息
萬變的微電子時代青年追求進步的動力，或者說兩大法寶
。我們必須以細雨潤物的方式把它們傳給年輕人，這是保
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得以一代一代傳下去的不容忽視的要
素，也是抵制後進青年好逸惡勞的強大武器。老一輩挪威
人之所以那麼頑強地拚搏，正是因為他們深刻地意識到，
唯其如此，才能排除萬難，迎接美好的未來。社會畢竟是
不斷進步的，我相信一代會比一代強，我對今日的挪威青
年充滿了真誠的期待。至於說現今挪威吸毒青年有所增加
的問題，那是必須引起整個社會認真關注的大問題，斷不
可令毒品毒害了青年。

我接觸的挪威青年越多，對他們的好感也就越多，因
為我發現他們是那麼渴望美好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他們
中間的大多數都懂得怎樣去贏得它。一次，一位挪威青年
朋友在同我的漫談中那麼坦誠地對我說： 「青春於人只有
一次，稍有鬆懈，它就會無聲無息地逝去，令人終身悔恨
。所以我必須抓緊每時每刻，絕不讓它從我手中任意溜走
。我知道，要想求得明日的甜蜜，就必須付出今天的艱辛
。我下決心奮鬥，努力苦讀。」她說這番話時的那種神情
，始終透着一種堅定的美感，長留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決
心，令我感到寬慰，我們還特地合影留念。對於如何看待
青年一代，我從來主張主要看它的先進層，因為正是先進
層代表着事物前進的方向。應當說，挪威青年的先進層還
是很有抱負的。

挪威給我留下的又一個深刻印象是，人們的公民社會
意識很強。你看，青年們對政治、對國家大事、對政府施
政的關注，比西歐一些發達國家的青年要強很多倍。我也
接觸到一些退休老人，他們仍然關注着這個社會的許多問
題，而對教育問題的關注更引起我注目。老人家注意到我
的神情，於是反問道：教育是福利社會的基礎，決定着我
們挪威人的素質，能不認真對待嗎？他的話音還沒有落地
，我便情不自禁地向他投去了尊敬的目光，暗自地說：
「有這麼多老少公民都關心着這個社會，它又怎能不進步

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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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紀行 田 森

──訪新興石油國挪威


